
盐选专栏名：《倾国倾城：甜又虐的历史大女主爱情》

作者：@每天读点故事 移动互联网原创故事平台

我叫东施，后世的人都说我是丑女。

我的邻居大名鼎鼎，她是西施。

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你们都知道西施美丽，却不知，她的传奇，差点就落到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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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西施长大的村里，有位老妇人，据说年轻时候在王宫里待过。

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到她那里听故事，我们俩也不例外。

西施自幼胆大敢想，她喜爱听英武的大王宠爱美丽的王后、骁勇的壮士为心爱的姑娘打下偌大疆土。她总是扯
着我的手蹦蹦跳跳，幻想着那些故事发生在她的身上。

我素来胆小谨慎，在老奶奶的故事里，我听到的是被王后替代的那些夫人，她们从此在故事里绝迹。壮士为心
爱的姑娘打下疆土，在姑娘老去后他又为新的姑娘去征战杀敌。

我总是想劝西施，别想太多，老老实实找个人家嫁了，生儿育女，过完这一生。

可看着她充满梦幻的眼睛，我又次次将到嘴边的话吞下去。不过是爱做梦罢了，过几年等我们嫁人了，她自然
就把现在的激扬忘记。

就这样，我们天天听着老妇人翻来覆去讲了不知多少次的故事，渐渐长大。

村里人都说我和西施是两朵花。西施瓜子脸、细眉眼，而我鹅蛋脸、大眼睛。

有喜欢西施长相的，说她独占鳌头；有喜欢我容貌的，说我更胜一筹。

我并不为这些议论费思量，老奶奶的故事里反复说过，漂亮骄傲的夫人，最后输给了聪明冷静的王后。可见相
貌并不像世人说的顶顶要紧。

西施不一样，她总是为我俩谁更好看而苦恼，抿着嘴，蹙着眉，在我跟前抱怨，「既生了我，为何又要生
你。」

西施有心病，生不得气。我俩自小一起长大，情谊不比寻常。

我为了逗她一笑，便学她心病犯了时捧心的样子。只是不像她那般楚楚可怜，我故意歪嘴斜眼，装丑作怪，叫
她欢喜。

西施一看我那怪样子便嘻嘻直笑，心病好了许多。我学了乖，从此见她就捧心，有多怪做多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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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有次被一个年轻男子行路时看见，他盯着我们好久，又向邻里细细打听，径直走向我们，看着我说：「我
为你造了个词——东施效颦。」

男子长身玉立，清俊儒雅，一看便不是村里出来的。

他的眼睛在我和西施身上转来转去，嘴角一抹笑意味深长，眼神深邃让我惊心。

西施天真不解世事，欲与他攀谈，我急急扯了她离去，一路告诫她，这样的男子我们村姑招惹不起。

西施气得跺脚，「他一看便见过世面，我正要跟他打听打听外面是怎生繁华，却被你搅局！」

我闭嘴不语，只是扯她袖子的手握得更紧。西施天性冲动，我真怕她哪天闯出祸来。

走出老远，我回头望去，那男子仍然站在原地盯着我们，看我回头，他还抬起胳膊向我挥了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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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国吃了败仗，大王被掳到吴国去了。

这样大事，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却波澜不兴。

毕竟我们山野村民，无论谁称王称霸，我们有衣穿、有饭吃便行。

只是我和西施浣纱途中，遇到老妇人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她看见我俩，眯起了眼睛，苍老的声音仿佛咒语，
「乱世偏逢倾国貌，恐有大不幸。」

西施走路一向蹦蹦跳跳，并未听见老妇人的话。我却留了心。

仔细想想她讲过的故事，似乎战乱时的平民女子，凡是貌美的还真没什么好下场。

我左思右想，下定决心，涂黑面皮，穿得破烂邋遢，走路弯腰驼背，生恐别人见到我的真容。

我劝西施也这么做，她眯着眼睛看我，「你是鬼迷了心。多少女子羡慕我们，你却偏要扮作丑女。」

我跟她说故事里那些美貌女子的悲惨下场，她丝毫不为所动，「我若是她们，必不是这下场。」

她没再说话，我猜也知道，她又做起了王后梦。

我心里隐隐不安，行止起居都伴着她，生恐她惹出祸端来。

尤其是近来，村子里总有陌生人来来往往，我们浣纱溪边，我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盯着。

过得三、五月，不知从哪里传起了传说，我们村里有女倾国，浣纱时美至沉鱼。

我心下更加惶然，拉着西施好一顿哄，要她收敛些光彩。

西施不为所动，沾沾自喜，「若能借此走出这山村，见识繁华世间，那便是好事。」



我怕她自恃聪明，要吃大亏。看她满不在乎，我暗自叹气，只能盯紧了她。

一日我俩浣纱，我又感觉后背有人盯着。猛一回头，那日见过的年轻男子笑眯眯站在我身后，旁边立着一个清
秀女子，满面寒气。

男子看我回头，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小姑娘，又见面了。」

我赶紧回头，不敢言语。西施倒是笑了起来，「我那日正要跟你说话，便叫妹妹拉走了。」

男子轻笑不语，偏头跟旁边女子说：「越女，你看她们哪个能沉鱼？」

女子眼神如刀锋，冷冷扫来，饶是西施胆大，都吓得老老实实。

她下巴一扬，指向西施。

男子笑出了声，「恐怕你猜错了。」女子转头诧异看他，他却对我眨眨眼，不再开口说话。

晚间我回家，一进屋便吃了一惊：那男子席地坐在我家院里，跟我老爹聊得兴高采烈，手舞足蹈。

见我回来，老爹一跃而起，仿佛年轻了十几岁，「东施，这位公子要送你进宫去。」

我浑身血冷，看男子如看蛇蝎。

男子面上促狭，望着我眨眨眼，坐在地上不说话。

老爹围着我打转，看我如看宝，「公子说，你进了宫吃香喝辣，我们也跟着沾光。」

我那老爹并不知道，我这样的村姑，进宫无依无靠、以色侍人，能活过三年都算幸运。只是我说与他听，他也
不会信。

眼看老爹收拾行李，便要将我打包送出门去，我左思右想没个法子，心里一急，低头便向院门撞去。

院门结实无比，我撞的力气太大，反将自己弹出去。

额头上一片温热，我抬手一摸，裂了个口子，手上全是血。我舒了口气，这下一了百了，不用日日因相貌担
心。

老爹一声惊呼，跑上前来，却慢了一步。男子几个箭步奔至我跟前，伸手扶起我，看着我的眼神惊疑不定，更
加幽深。

我满眼哀求望着他。他与我对望，一瞬不瞬。过了片刻，他展颜一笑，光彩照人，「罢了，我遂你愿便是。」

说完，他转身谓我老爹：「你女儿已破相，宫是别想进了，留着嫁人吧。」

男子说完转过头来，与我脸对脸，鼻尖都要贴住。

他紧紧盯着我，盯得我面红耳赤，低下头去，只听得他在耳边细语，「记住，我叫范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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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范蠡出了我家门，往前走几步，进了西施家。

我知以西施秉性，必要答应入宫。宫里三千佳丽，西施空有一副容貌，恐九死一生。

可我怕这范蠡，不敢贸贸然闯到西施家里去。

我急得在家里团团转，祈望西施能记得我平日的一言半语。

片刻后，我听到大声欢笑。我手脚发凉，心里明了，她终是答应了。

不一会儿，西施急急从她家奔出，直奔我而来。

我用手遮住额头伤口，远远对她强颜欢笑。

她欢天喜地，「东施，我离王后又近一步啦！」

我看着她，浑身提不起劲来。

我心知，再对她说什么，都已无益。

从今日起，她注定要站在故事里，写就传奇。

越过她的身形，我看见范蠡。他的身影在月光下，被拉得老长，一双眼睛如点了墨，看着我似笑非笑。

我被他看得低下头去。

「噗哧」一声轻笑，我抬起头，范蠡偏着头看我，嘴角的笑意尚未及收起。

我脸颊滚烫，不敢与他对视，偏过头去。

西施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我眼角扫到范蠡离去。他一身白衣，信步悠闲，口中唱着歌谣：「有女倾国，名曰
东施。貌似鲁钝，聪慧自知。」

他清朗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了一整夜。西施半夜赤脚跑到我窗前，与我夜话半宿，我都心不在焉。

第二天清晨，西施来与我告别。

我一想今后不能与她腻在一处，心里便如被刀剜了一块，眼泪纷落下来。她也哭红了眼，与我执手相望，谁都
说不出话来。

千言万语一时难尽，我最终也只能送她一句，「凡事深思，千万保重。」

她点头答应，转身向着接她的马车而去。

我听她说，她要被送到吴国王宫。今日一见，从此山高路远，只怕此生不得重逢。



想想打小一起长大的情谊，我泪如雨下，却怕她担心，只得忍住抽噎，微笑送她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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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西施的日子，我无精打采，形单影只。

直到一日，范蠡又来到我家。

我以为他接走西施，便不会再来这个小山村。可他不但来了，还带人抬着好几个木箱来。

一溜木箱在我家院里一字排开，他的仆人一一打开，里面全是绢帛财物。

「这是聘礼，我想娶东施为妻。」范蠡轻描淡写地对我老爹说，眼睛深深望着我，嘴角轻扬，似笑非笑。

我自破相后，老爹日日担心我嫁不出去。如今我被这贵气公子求娶，老爹乐得老当益壮，一跳三尺高。

范蠡说想尽快将我接走成亲，他忙不迭点头答应。

我尚处震惊时，便成了范蠡未过门的妻。

范蠡走近我，丝毫不顾及老爹与门外的乡亲，与我面贴面，「今后你是范家妇，不用再遮挡容颜，我自能护你
周全。」

我脸再一次烫起来，心中不禁想，若他总是对我如此说话，也许有一天，我会着起火来。

范蠡送了聘礼便离去，我成为村里除了西施外，另一个被艳羡的对象。

老妇人说，西施是祸是福尚且难料，但我后半生算是有靠。因为范蠡喜爱我。

范蠡喜爱我吗？深夜我闷头苦想，并未觉出自己有哪里出彩。他那样的人，身边美女自然不缺。

我边想边做嫁衣，惦记着如何让西施知道我的好消息。

窗外响起「噔噔」声，我与西施趴窗夜谈惯了，一时恍惚，只当西施来了。

我开窗一看，是范蠡。他清俊的脸被烛光映得温暖明亮，瞅着我定定地笑。

我被看红了脸，低头不语。范蠡拿着一张小竹简递来，「喏，知道你惦记西施，她的消息。」

我一听西施有消息传来，忙夺过竹简看去，上面一堆歪歪扭扭的字，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才想起来，我不识字。

范蠡仿佛看出我的沮丧，将竹简拿过去，慢慢地念给我听：「东施，你还好吗？我现在快活极了。我的夫君叫
夫差，他有世上最宽的肩膀，最结实的胸怀。他像个大孩子一样，每天回宫都要抱着我一圈一圈转，他还答应
我，以后再不看别的女人。我的命真好，这样英武的男子爱我如珠似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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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象西施当时古灵精怪的表情，不禁轻轻笑了。

范蠡接着念道：「我不识字，这是上次跟在范大哥身边那个很凶的姐姐，越女帮我写的。范大哥说，我对你很
重要，特意要越女姐姐保护我。其实我夫君很是悍勇，并不用越女姐姐帮忙的。对了，她说范大哥喜欢你，成
日念叨你。她还说，范大哥大概不日便要向你爹提亲……」

我抬手触脸，又是一片滚烫。范蠡看着我，笑意越来越深。

我低头缝嫁衣，不敢说话，他靠在窗棂上看我裁衣，也不说话。良久直到夜深，他才轻笑着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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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我嫁给了范蠡。

嫁人当天，我晕晕乎乎，折腾了一整天，晚间终于能在喜床上歇一歇。

门「吱呀」一声开了。我低头，看到一双靴子慢慢走到近前。一只修长的手伸过来，轻轻抬起我的下巴。我顺
着力气抬头，看见范蠡眯着眼，瞅着我笑。

我想起老妇人说过，新娘在洞房之夜要博夫君欢喜。我对范蠡露齿一笑，许是心慌，面皮绷得太紧，反倒扯痛
了嘴角，引他开怀大笑起来。

他在畅快笑声中，吹灭了火烛，将我搂在怀里，一室馨香，醉人芬芳……

第二日，我正经成为范蠡的妻子，范府的主妇。

范蠡是个会顾惜人的男子，每日再忙碌，晚间他都要尽早回来，将我搂在怀中，教我读书、教我识字、教我生
意、教我算账。

我跟他一学才知道，他的财富惊人，可以买下半个越国。

范蠡让我坐在他腿上，轻搂着我腰，下巴搁在我肩膀上，鼻子埋在我发间，深吸我头发上桃花水的香味：「若
不是你聪慧淡然，知道守拙，我断不会将老底交代给你。」

不用他说，我也知道，如此身家，传开了去，不知多少人会将我们置于死地。就像范蠡教过的，叫怀璧之罪。

范蠡将所有身家，连带性命都交给了我，我心里欣慰感激，尽心尽力为他打理，每日忙得脚不沾地。

他的事情也渐多，回到府里总是眉头紧皱，像是心里转着百十桩事。

我们每晚在书房点上火烛，他或写书信，或埋头深思；我提笔算账，思量府中事务。

我们各自忙碌，至深夜相拥而眠。

府中丫鬟笑我，新婚燕尔只有三天，便成了老夫老妻。



我爹到府看我，穿得俨然一个富家翁。他来府中转了一圈，找丫鬟打听了半日，一脸沉重地劝我，「你向来不
如西施爱娇，时日长了男子总是会腻。倒不如找几个可心丫鬟给他，他倒念你贤惠的好。」

我爹走了，我沉思不语。我自知没有西施娇媚讨喜，天长日久，范蠡若看惯我相貌，对我烦腻也说不定。

我怕了老妇人故事里那些女子恃宠而骄，下场凄惨的故事，左思右想，实在没有把握能让范蠡喜欢一世。

第二日我挑选了几个明艳丫鬟，吩咐她们进书房伺候。我躲在卧房，蒙被不语，心里发酸，眼里不自觉流下泪
来，打湿了衣裳。

过了几个时辰，范蠡仍未回房，我心越来越沉。虽知女子都是这么过来的，终究难当苦闷，不觉低泣出声。

一只手伸过来，将我的眼泪擦去。我知是范蠡，却不抬头。

生平第一次，我想与人赌气。我转过身，手拧着被角，不言不语。

范蠡和衣躺在我身边，侧身轻拥着我，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拍我。我忍了又忍，终是脱口而出，「你在书房耽搁
了这么久。」

范蠡的轻笑声响在我耳边，带着些许无奈，「我府里有几个得力干将，俱未成亲。我看书房那几个丫头长相不
错，便将她们都许了出去。」

我闻言一愣，转过身去，范蠡早已闭上了眼，「睡吧，终此一生，都别再瞎想，自己吓自己。」

我笑弯了眼睛却不自知，低低答应了一声，钻进他怀里，一夜睡得香甜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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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越来越忙，他每夜将自己关在书房，和衣睡在榻上。

身边丫鬟偷偷对我说，范蠡必是厌弃了我，怕不日便有新人进门。

我笑而不语。想起那夜他的话，我暗下决心，既要信人，便一信到底。半信半疑，先就对不起自己。

我照常照顾他起居饮食，他终日不说话，我便拿着账本算府中收支，并不过分扰他。

整整一月，范蠡未跟我说一句话，人瘦了大半，形销骨立。

我心疼不已，也只能费心为他送去羹汤，盼他多吃几口。至于他为什么发愁，他若不想说，我又何必问，惹他
烦忧。

一个月后，我照例为他端了肉汤去，他埋头不知深思什么。我不言语，轻轻放下肉汤，转身要出去。范蠡叫住
了我。

他叫我过去，递给我一张竹简。我知是西施，忙接过来。



我如今粗略能识字，自己读下去：「东施，听说你嫁给了范蠡，我真替你欢喜！越女姐姐说你和他都是聪明
人，必能长久下去。我最近很好，夫君宠我如初，宫里送来不少美人，他看都不看，每天下了朝就陪我一人。
我有时想，他若是平头百姓，失了荣华，我也会如初待他，爱他敬他。」

我心下惊奇，西施平白无故地说这个做什么。

我接着往下看去，「近来我身边多了宫女，越女姐姐说她们都是越人。她们逼我说我一个老头坏话，我不愿
说，我知道那老头总骂我，却是真心对我夫君好的人。

「可她们说，我不听话，便要告诉夫君我是为了害他而来。我怕极了，我不想害了那老头，也不想夫君恨我。
她们嫌我碍事，最近看我的眼神凶恶之极，我还听见她们商量要让郑旦争宠。」

我大惊失色，放下竹简拉住范蠡，他教我识字时为我讲的典故齐齐涌上心头。霎那间我明了西施的任务，也仿
佛看到了她的结局。

我看着范蠡，他与我对视，目光中有着愧疚，更多的是坚定。我眼泪纷然落下，哽咽难言，只是拉着范蠡不松
手。

他长叹一口气，替我理理鬓边的碎发，疲惫开口：「放心，我派了越女过去，她定会保下西施一命。」

我心知在家国大事面前，我能求的也只有这一条。我慌乱点头，坐在范蠡身边默默不语，他在灯下皱眉沉思，
我在旁边回忆和西施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

我像是失了魂，大概吓着了范蠡。他破天荒没有在书房睡，拥着我到了卧房，抱着我拍我睡觉。

我一直沉默不语，只是在他吹熄灯烛时，哑着嗓子求他：「其他我管不了也不想管，但西施的命，求你一定保
下来。」

范蠡点了点头，我俩紧紧相拥，各自未眠。

第二日，范蠡以为我睡着，轻啄我脸颊，低声说句：「你放心吧。」便出门去了。

我在被中，眼泪顺着脸庞留下。

想到西施日后的凶险，再想想她那天真烂漫的性子，我恨不能回到她登上马车那一天，拼着她恨我一世，也要
将她容颜毁去，嫁个平凡村夫，生儿育女平安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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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依旧忙碌，我在府中日日操持，为他分忧。

只是时不时惦记西施，我也如范蠡般，迅速消瘦下去。

范蠡看我日渐清减，一日将我拥在怀中低语：「让西施去吴国，你可曾恨我。」



我想了想，卸了力气，身子全部靠入他怀里，「路是她选的，怨不得谁。可命我却想为她留下。说来说去，乱
世之中，谁能怨着谁。」

范蠡说，会让越女多些传递消息，叫我多放些心。

西施的竹简来得勤了些。

有时她很欢喜，她的夫君教她识字舞剑，领她看尽吴国繁华与美景。她说夫差说到做到，自打她进宫，真的没
看过其他女子一眼。

有时她很难过，身边的宫女逼她说不愿说的话，她们似乎拿准她对夫差动了真情，不敢叫夫差知道自己为何进
宫，将她一次次逼到死角里。

有时她很害怕，郑旦总是在夫差身边环绕，她说郑旦跟我一样聪明，她怕郑旦将夫差从她那里夺去。

更多的时候，她在感叹，若夫差只是个寻常百姓，与她平常夫妻，白头偕老该多好。

我经常做恶梦，西施不听话，被宫女毒杀；西施听了话，被夫差察觉厌弃，从高台跳下；吴国打了胜仗，西施
被当作敌国之女，贬入冷宫；吴国吃了败仗，西施作为吴国妇，被越国抓进大狱。

我几次三番从梦中惊醒，一头冷汗。

范蠡不再睡在书房，不管多晚，他都到我身边，拥我入眠。夜深惊醒，他永远醒着，轻轻拍我，目光温和，让
我惊恐平息。

他有种奇怪的力量，能让人相信他的所有言语。事到如今，我也只能相信他，在最后的那一天，能救西施一
命。

我看着范蠡越来越忙，府里来人越来越频繁，他们商议的时间越来越久。我数着日子，等着那天到来。

一天午后，范蠡回府，摸着我的头发，看着我不做声。

我提了很久的心突然就坠了下来，不堪疲惫。

「说吧，我经得住。」我捉住范蠡的手，定定看着他的眼睛。

「我们得胜了，夫差死了。」范蠡缓慢地说。

我的身形顿住，手一僵，「西施呢？」

「乱军之中，她被人劫走，越女没跟住她。」范蠡说得艰难。

「哦。」我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淡淡地应了一句。我想走出屋子，好好想想，就算不知道该想什么，也得好好
想想。

转身的一瞬间，我突然想起老妇人当年说过的话，你们是并蒂双生的莲花，愿将来都能有个好结局。



本来我有范蠡，她有夫差，多么欢喜。可现在，这世上只我独自绽放，有什么意思。

我腿一软，眼前一黑，便倒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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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醒过来，范蠡坐在我身边，满眼担忧。

我勉强扯出个笑容，伸手抚摸他的脸。他眼角已经有了淡淡的皱纹，我为西施，他为越国，这些日子我们都辛
苦了。

可我还得好好的，如果西施还活着，寻了过来，我得保她周全。

我挣扎着起身，唤丫鬟取新衣裳来，「我听你说过，得胜之日必有庆功宴，你们这些功臣都是要带家妇去
的。」

范蠡将我拥在怀中，愧疚地开口：「我派了所有手下，四处寻找西施，只要她还在人世，总能寻到。」

我点点头。我相信范蠡，他说要寻人，必会尽心去做。

我穿着华贵衣袍，跟着范蠡进了王宫，第一次见到了越王勾践。

他脸色蜡黄，眼神阴鸷，让人看着不适。

他身边的王后，唇边两道深深的纹路，嘴唇紧抿，看人的样子像头秃鹫，仿佛比勾践还要可怕。

我跟着范蠡行礼，抬起头来时，看到越王盯着我的眼神一亮。

范蠡不动声色地将我掩在身后，王后见着，冲我意味不明地笑了笑，笑得我后背发凉。

我低头，跟在范蠡后面，安静落座。抬头看范蠡时，他轻咬了下牙。

范蠡与我夜夜同眠，我熟悉他的一切。他咬牙，便是动怒了。我再看向王座，越王上下打量我，王后森森冷
笑。

玄黑的王殿，静谧幽深，暗潮浮动。

酒过三巡，越王脸色潮红，说话声音渐大。他拍了拍手掌，嘿嘿笑着：「我近日得了个绝世舞女，你们看看，
谁能认出她来。」

丝竹之声响起，一个曼妙身影翩然而至，蒙着面纱，舞姿翩翩。

越王一脸得意，「这天下的绝顶美女，从此要尽在我手里。」说着，他又斜斜瞄了我一眼。我感觉身边的范蠡
全身僵直，牙咬得「咯咯」轻响。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我手一抖，将酒洒了大半。范蠡忙唤人来擦拭，轻轻戳了我一下。我回过神来，王后看向我，我仿佛被一只野
兽盯着，坐立不安。

殿中波诡云谲，可我眼下却顾不得。我看着那个舞女，她把脸遮得严严实实，但我一眼就能认出，她是西施。

我的汗流下来，冲散了脸上的铅粉。我不知西施是怎么到了越宫，我却直觉，在越王和王后手下讨生活，比在
吴国凶险百倍。

我和西施前十几年形影不离，她一个眼神我便猜到她要做什么。

她看到我，不动声色，眼中凄凉决绝，她瞥向越王时，那股恨意深切，遮都遮不住。

眼看她离越王越来越近，我看向王座，王后居高临下睨着她，一脸了然，高深莫测。

我转头看向范蠡，他满面惊诧，侧身与我对视。

我低声对他说：「求你。」看到范蠡微不可见地点点头，我便大叫一声「酒里有毒！」狠狠咬破舌尖，将血从
口中吐出来。

王宫内一下乱作一团，护卫宫人全都涌入，将越王和王后拥着向后宫而走。我微微睁眼，看见王后盯着我，嘴
角一抹邪笑，阴冷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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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趁乱，吹了声口哨。我眼前一道人影，快如闪电，将大殿中央的西施掠了便走。

没人注意到一个舞女不见。范蠡轻捏我掌心，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我的西施总算回来了。

我和范蠡回府时，西施已经换上寻常衣服，站在书房，看着她写给我的片片竹简。

听到我的脚步声，她回头看我，依旧面色如雪，却憔悴不已。

我快步上前，紧紧拥住她，仿佛拥住失而复得的珍宝。在这乱世，我们被卷入中心，最终还能在一起，多好
啊。

我突然觉得老天真是厚待我。

西施没我这般欢欣。她身体冰凉，满眼尘霜，像是老了十几岁。

她不再像当初那样艳如桃李，明媚春光。我看见她眼底的失落和苍凉，深深堆积。

「我夫君死了。」这是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低沉暗哑。

我不知回答什么，只能为她擦去掉落的泪滴。

「他说，他早知道我到吴国为什么，可他就是舍不下我。」西施双手捂住脸，凄楚哭泣。



我张了张嘴，仍不知说什么好。心里想象着西施给我形容过的夫差，高大英武，时不时地冒孩子气，宠爱一个
人就恨不得将性命都捧了给她。

西施伸出手抱住我，抽噎得像个孩子，「大军攻进王宫，他叫死士带我走。我怎么拉他扯他，他都不愿随我离
开。他说，他把吴国败了，他要战死谢罪。」

西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他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是要我活下去，用一辈子记着他！」

我默默听着，眼前仿佛有个高大俊朗的男子站在我面前，痴痴地望着西施，唇边一抹笑暖如冬日艳阳。他看了
会儿西施，又求恳地看着我，像是请托我照应西施一样。

我恍惚间点头答应，再眨眨眼，那人影已经消失。

多年以后，我都没想明白，那男子是我的臆想，还是夫差放心不下西施，一路跟了来。

我叹了口气，将西施扶着坐下，一下一下拍抚她的后背，温声道：「所以你想法骗过死士，去见了越王，想行
刺他？」

西施点头，低首说道：「我知道十死无生，也不会成功，可我总该为夫差做点什么。」

我将她拥住，「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世人，夫差是个好人。」

西施抬头，「他本就是好人，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我柔声劝她，「今日之后，他在世人口中，将变成荒淫无度、残忍暴戾如纣王。你忍心他被传得如此不堪
吗？」

西施猛地摇头，「不，他们不能这样说他！」

我还要再劝她两句，范蠡匆匆进来，「王后最是精明，此刻怕已发现你假装中毒。越国已无我们容身之处，快
收拾细软，随我离开！」

我见他神色焦急，又想到他手下有安插进王宫者，心知生了剧变。

火急之时不便多语，我扯着失魂落魄的西施起来，将重要物事拣一拣，照范蠡吩咐到了后门。

越女早已架着马车，等在那里。见我们出来，她只说了一句：「你们的家人我已命人去接，不日便可团聚。」

西施一脸了无生趣，如木偶般随我牵来牵去。远处已有嘈杂人声伴着火光逼近，我最后看了眼出生长大的土
地，咬牙转头，上车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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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连夜出逃，到了齐国。

我和西施被范蠡安置在海边，范蠡只剩不多的金银，我俩要像几年前那样挽袖子做活计。



范蠡拥着我，连声说对我不起。可我倒觉得很快活。

这世上，有范蠡爱我，西施也平安待在我身边，老爹被越女接了过来，每日悠闲。

这样的日子，赛过神仙。

西施只在看见我时与我说话，其他时候呆若木鸡，不言不语。我曾几次与她彻夜长谈，终是无力回天，夫差已
经将那个明媚灿烂的少女带走，今后世人再难见她展颜一笑。

没关系，只要她活着，我们还能在一处，怎样都没关系。

范蠡又开始忙碌，他说五年之内，我们的日子会比在越国还好过。

我相信，我当然相信。举凡这个男人想做的，没有做不成的。

果然，五年之后，范府已成为齐国人人皆知的大富之家，周围百姓跟着受益，日子也越来越富裕。

范蠡的作为惊动了齐王，他经常受召入齐王宫教齐王如何改善民生。

我老爹镇日念叨，祖上烧了高香，才有了这门好亲。

我想他要是知道范蠡近日带回来的消息，怕会喜到不能自已——齐王已拜范蠡为相。

我有时候想，范蠡这个男人，八成是会法术，多难的事在他手里，都像三岁小童的游戏。

但我经过这些事，对当官有着天然的恐惧。一想到越国阴森森的王殿，越王和王后野兽般的眼神，我还是会打
冷战。

范蠡看出了我的恐惧，他抱着我轻声抚慰：「没关系，到何时何地，我都会护着你。」

我犹豫了一下，终是没说话。若当官是范蠡的志向，我又怎能横刀夺他所好。

只是终究，还是像在越国最后那一年一样，夜夜无眠了。

范蠡知我忧惧，却未像在越国时那样宽慰我。他抿紧嘴唇，眉宇沉重，日夜忙碌无匹。

西施说，范蠡对我不好，知我心忧却置之不理。若是夫差……提到夫差，她眉头一蹙，捧心落泪，又变得木木
呆呆。

我握着她的手，试图温热她冰凉的指尖。想必夫差对她，真的好到天下难寻，让她这一生都为他悲恸。

可我和范蠡，与他们不同。

西施和夫差，是烈火烹油，燃尽才算。我们是细水长流，并不外露。我信范蠡，他心里有我，只有我。他若顾
不得我，必有顾不得的道理。

转眼范蠡拜相三年。一日，他回来，面带欣慰，眼露喜色，叫我到书房关上门，与我密语。



我暗暗纳闷，这几年范蠡越发喜怒不行于色，我已经很久没见他露出轻松样子了。

「东施，勾践死了。」范蠡开口便将我震住。

我看着他不语，知他必有后话。果然，他接着开口：「勾践暴毙，王后之子继了王位。」

我想起在越国王宫那日，勾践打量我时，范蠡紧咬的牙和一直握住的拳。还有越国王后那阴森的面庞。

「此事与你拜相齐国脱不了干系吧？」我虽是问他，心里却已笃定。

范蠡微微一笑，将脸埋在我头顶发间，说话的声音闷闷的：「没人可以觊觎你，哪怕是王都不行！」他的脸蹭
来蹭去，如孩童一般，「我知你不喜我做官，此仇已报，我已散尽家财，只求离去。齐王已经准了。我们这次
真要做一辈子平头百姓了。」

我低头，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深，藏都藏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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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我和范蠡定居在湖边，儿孙绕膝。

范蠡每日给孙儿当马骑，抱着孙女到湖边喂鱼，就如寻常老翁一般，谁都看不出他富可敌国。

孙儿说，以后要找个倾国倾城的女子陪伴左右，他便笑着指我：「最美的女子已经在那里，你就照着这个样子
找吧。」

我失笑，我早已鸡皮鹤发，年少时的美貌如白驹过隙，还谈什么最美。

我望向远处，西施席地而坐，身边围着一堆稚童，听她讲过去有个男子叫做夫差，是世上最好最好的人。

我拄着拐杖远远看她弯腰驼背、老态龙钟，总是想起很久以前，我在溪边浣纱，她围着我蹦蹦跳跳：「我将来
要当了王后，就把你接到宫里，我们像现在一样，寸步不离……」


